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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前面不远处有一
座石拱桥，桥下流水潺潺。

虽然至今我都不太清楚桥的
名字，但它却是我心中最美
的桥。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
一家饭后散步总要经过这座
拱桥，每次过桥都要先上一
个好大的坡。爸爸、妈妈不是
抱着我，就是一左一右牵着
我的手过桥。有时，我撒娇赖
在桥上不肯走，爸爸、妈妈就

耐心陪着我在桥上往水中扔
石子玩，桥上留下了我们一
家幸福的笑声。

上小学时，爸爸工作很
忙，经常早出晚归，所以接送
我上学的任务就由妈妈负

责。每天妈妈总要骑着自行
车带我上下这个大坡。上坡

时往往比较困难，这时妈妈
整个人都会从自行车上站起
来，身体向前倾，拼命用力蹬

车，车子随着妈妈的身体左
右不停地摆动。过了坡后，我

和妈妈总会大叫一声“耶！”
可是有一次，天下着小雨，妈

妈骑车带我回家，上坡上到
离坡顶还有一步之遥时，车
子不知怎么突然向后倒退了
起来，妈妈不由慌了，赶紧用
劲握住车刹，好不容易车才
停了下来。庆幸的是我俩都
没受伤。回家后妈妈悄悄地

告诉我：“这件事千万不能告
诉爸爸，要不然爸爸会担心

的。”从那以后，妈妈再也不
骑着车带我上坡了，而是下

来推着自行车过桥。
后来，有人在拱桥上摆

起了夜摊，桥上渐渐热闹了
起来。有卖衣服鞋袜的，有卖
首饰挂件的，还有卖风味小
吃的，什么鸭血汤、炒螺蛳、
臭豆腐、活珠子、羊肉串，香

味四溢，很是馋人。我和妈妈
都是馋猫，怎么能禁得住这等
诱惑呢？可是爸爸是个讲卫生
的人，从来都不让我和妈妈吃
小摊子上的食物。所以每次等
爸爸一出门，一对馋猫就会立
即行动。“老板，来两碗鸭血

汤，外加一盘炒螺蛳。”妈妈
满脸笑容。吃完后妈妈弯下腰

轻轻对我说：“回去千万不能
让你老爸知道，否则以后我们

就出不来了。”我连连点头。
当然有时也不忘“敲诈”妈妈
一番：“给我再买十根羊肉
串，否则……”

现在，我们已经搬了新
家，离开那座桥好几年了。但
它带给我的童年快乐，它承

载着的爸爸、妈妈对我的爱，
将永远深深印在我的心上，
它是我心中最美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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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态可掬的金猪，正摇
头摆尾地向我们姗姗走来。

刚刚结束期末考试的我，一
身轻松地迎来了盼望已久的
寒假。

原本指望大玩特玩一场
的热情，被老爸一番语重心长
的教诲浇灭了———“你已经
读四年级了，该帮大人做点儿

事了，从今儿个起跟我一起忙

年吧！”于是乎，做老师的爸
爸，领着当学生的儿子踏上了

置办年货的“征程”。
遵照妈妈的指令，我和

老爸仔细撰写了一份厚达三
页的“采购清单”，然后一头
扎进红红火火、人头攒动的
大超市。在超市里，我负责推
着小推车、老爸则念念有词

地“按图索骥”寻觅年货。就
这样，俺们父子俩“出没”于
家乐福、金润发、苏果等超
市，大把的钞票加上一身的
疲惫换回了琳琅满目的年
货。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我长长地松了口气———这

下子可以歇歇了吧。谁知还
沉浸在采购兴奋中的老爸，
像将军般地一挥大手，对我
这唯一的“士兵”下达了新
的指示：“儿子，吃几块饼干

填填肚子，咱爷俩马上出
发！”“我说老爸，您准备
把超市买空啊！”我一脸不

高兴。老爸听完，一脸深奥
地说：“咱家的物质年货是
备齐了，可精神年货还没
买呢！”
“精神年货” 是个啥

啊？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
次听说。老爸听罢，掰着手

指一一道来：“过年的春
联、福字、鞭炮，还有你看
的动画碟片、课外读物等
都是精神年货。”一听是这
些宝贝，我一下子来了劲
儿：“事不宜迟，咱们立马
出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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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有一头长长的
秀发，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从

她的眼睛里透露出几分和善，
别看她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却是一个很爱打扮的妈妈哦！

每天，她6点多钟起床，
然后就开始了她的“化妆”工
作。她先拿出保湿水在脸上拍
拍，接着用护肤霜均匀地涂抹

在脸上，然后拿出眉笔，描出
一个有棱有角的眉毛，接着又
拿出一个睫毛膏，把睫毛涂得
长长的，最后拿出一个色彩亮
丽的口红，抹在那樱桃般的嘴
唇上。我不耐烦地说：“老妈，
你怎么还没好？快一点！”

“哦，马上。”说着她用一个漂
亮的大夹子把头发随意地夹
起来，对着镜子说：“嗯，还行，

哦，香水还没喷。”随后，她就
拿起香水“啪，啪”喷了几下，

整个房间顿时充满香气。
这时，又传来爸爸催促的

声音：“老婆，快点，要迟到
了。”“来了，再等一会。”妈妈
也回了话。于是她又开始挑选
她的衣服了。妈妈急忙从衣柜
里拿出一件衣服在镜子前照了
照，“不合适。”“这件呢？还不

错，就穿这件了。”妈妈高兴地
说。临走的时候，妈妈还不忘再
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

瞧她，爱打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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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坐公交车回家，
一不留神，就坐过了站。下车

后，我急得团团转，因为我根
本就不知道哪辆公交车是往
我家走的。突然，我眼睛一亮：
对了，既然不能坐公交车，我
还可以打的呢。我怀着一丝希
望，急切地摸了摸口袋，最后
的希望还是破灭了，口袋里就

剩下可怜的 3.5元了，怎么办
呀？难道我真要当流浪儿？

我急中生智：以前我和哥哥

坐出租车都可以少几角，说不定
出租车司机心地善良，让我打
的呢？我的心里渐渐明亮起来。

这时，迎面驶来了一辆空
的出租车，我鼓起了勇气，畏
畏缩缩地把手伸出来，拦住了
这辆出租车。我怕出租车司机
叔叔不让我打的，于是，我敲
敲窗户，示意叔叔把窗户摇

下，叔叔疑惑地望着我，把窗
户摇了下来，我心里有些兴

奋，又有点紧张，我问叔叔：
“叔叔，我还差几块钱，能不
能……”还没等我说完，叔叔
便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笑着
说：“没关系，先上来吧。”我满
怀感激地望了叔叔一眼，然后
爬上了车。不一会儿，叔叔便把

我送到了家门口，我不好意思
地拿出仅有的3.5元钱，说了
声“谢谢叔叔”便回了家。

回到家，我准备写作业，

当拿出铅笔盒时，一件意想不
到的事情发生了：铅笔盒里竟
然有一张10元钞票！我才想
起来今天早上老师退了代办
费10元钱！啊，瞧我这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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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居可以引起很多

话题，一女干部去延安参观，
看到老一辈革命家住过的窑
洞，无限崇敬之外，还有发自
内心深处的羡慕。导游介绍
说窑洞冬暖夏凉，很适合人
类居住。回首历史，为什么秦
始皇最后能统一中国，因为

那时候就住的窑洞。身在窑
洞，放眼世界，当时的世界是

战国七雄，现如今的中国版
图，东部沿海经济发达，搁在

古代却不是这样。古时候的
沿海，是蛮荒之地，连犯人都
不太愿意去。

说完大秦帝国，导游又
吹嘘盛唐，说唐明皇和杨贵
妃，说李白和杜甫，天花乱坠
一阵海吹，女干部于是浪漫

起来，放着好端端酒店不肯
住，执意要在老乡的窑洞睡
上一夜，仿佛只有这样身体
力行，才可以真切地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结果哭笑不得，
正值初秋，冬暖夏凉的快乐
体会不到，倒是被跳蚤折腾

得够呛。咬了也就咬了，那跳
蚤是打游击战的好手，东躲
西藏，一连追踪女干部好几
天，是地方就来一口。

女干部说起这段往事，
恨不得掀起衣服，让我看看
被咬过的痕迹。我立刻想起

北大教授曹文轩的故事，女
干部确实不值得，毕竟只是

与老一辈革命家相似的窑
洞，此窑洞非彼窑洞，与曹教

授的奇特遭遇不可同日而
语。有一年，闲聊中说起名人
故居，说起毛主席他老人家
住过的几处房子，曹文轩得
意扬扬，说自己竟然在庐山
睡过主席的床。

我的转述还没说完，女

干部大声喊不可能。我也觉
得这不可能，但是事情就是
这样。女干部可以不相信我，
本人只是个写小说的，编故
事乃本行，她不能不相信北
大的教授。事实上，曹文轩的
故事精彩，还在于不仅睡了

那张床，而且在第二天没睡
醒的时候，睡眼惺忪之际，导
游竟然已领了参观的人进来
了。也就是说，老人家的庐山
故居，对游人开放，只要你花
得起那个钱，还可以睡觉，还
可能被别人参观，让别人欣

赏和瞻仰。
开发和保护名人故居，

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有时
候，不开发，没有经费保护。

有时候，一开发，好端端的名
人故居，立刻再不是原来的
那么回事。究竟应该如何，
是，还是不是，我说不好，也
管不了。

回想自己到过的名人故
居，能说上几句，也就是在蒋

介石的汤山别墅洗过一回温
泉浴。温泉水滑，是地道的鸳
鸯池，可惜一起泡澡的都是
男鸳鸯。这时候不能不遥想
历史，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当
年北伐大军势不可当，以胜
利者姿态，浩浩荡荡进入了

南京。这是南京值得回味的
一段日子，国民政府在这定
都，宋美龄初嫁了，新婚燕尔
的蒋公介石春风得意，那是
何等的风光。

uv7wxyQV5 iz

Q< {|}~{I�q��

��,~{�������

�~��

mnm*

我最早见到的著名青年

昆曲表演艺术家王芳，不是
在戏台上，而是在主席台上。
那是很多年前了，第几届文
代会已经记不清了，那一届，
王芳当选为苏州文联副主
席，我看她坐在主席台上，面
带三分羞，不施粉黛，却明眸

皓齿，光艳照人。我当时十分
希望，轮到王芳发言的话，她
什么都别说，只是亮出嗓子，
唱上一段。唱的比说的好听，

对于王芳来说，一定是这样
的。虽然我对昆曲没有太大

兴趣，更无研究，但彼时彼
刻，我真的十分希望听她唱。
我想那是一个契机，她即使
不化妆，不甩水袖，素面朝天
的，但只要咿咿呀呀地在主
席台上一唱，这世界上呀一
定就会突然多出来几个昆曲

迷的。但是她没有唱，当然她
不可能唱。在一个严肃的会
议上，作为一名新当选的副
主席，不认真地发言，却唱起
戏来，搞笑了不是！

真正认识王芳，是在一
次文艺家采风活动中。我虽

虚长她几岁，却在她落落大
方、严谨得体的待人接物映
衬下，显得幼稚而粗糙。我注
意到，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
不管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
她都是一副矜持有度，处变
不惊的样子。有人说演一场

戏就是经历一场人生，像王
芳这样的优秀演员，她演的
戏，一定是更倾注了生命与
灵魂的体验，更善于从他人

的命运起伏中体会人生况
味。她演了那么多戏，从无数

戏剧人生中得到了生命的一
次次历练，方修炼出今天这
样高深的道行。

在如何更好地保护昆曲
这份“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
质遗产”，让昆曲这个古老的
剧种不至于在媒体时代物种

消亡这个问题上，我曾有过
一个歪招。我认为它和我们
的评弹一起，都应该更多地
考虑走群众路线。光凭政府
出钱保护，肯定是不行的。比
方说，要下大功夫，在所有的
娱乐场所加以推广，凡娱乐从

业人员，都应该会唱昆曲评
弹，要让听昆曲和评弹盐溶于
水一般渗入我们的旅游业。要
让全世界的游客都树立起这
样的观念：到苏州不逛园林，
等于白来苏州；而到苏州没听
昆曲评弹，则等于没来苏州。

一旦这样的风气形成，还怕昆
曲评弹会消亡么？

当我将这番庸论在王芳
面前说出，她沉默而未予应

对。显然她是“不敢苟同”。
我想，理由一定是在她心中，

昆曲是一番神圣的事业，令
其流入歌厅酒肆，于心何忍
哉！昆曲是高雅的，高雅是昆
曲的特性，也许高雅也将不
幸而成为昆曲的墓志铭。

王芳的戏唱得怎么样，我
是个外行，听了也是白听。不

过，听她唱一首《我爱你塞北
的雪》，那么字正腔圆，情绪
饱满，娓娓动听，可以由此推
断，她的戏也一定是确实唱得
好的。后来承蒙她送我一套
DVD，是她领衔主演的昆曲
《长生殿》，我才有机会静下

心来看她表演。不过，我总是
手拿遥控器，跳跃着看。凡是
王芳演唱的片断，我反反复复
看了不知多少遍，其他的则都
匆匆跳过了。王芳所表演出来
的清丽细腻，纯净气质，真的
是非常动人。她的演唱魅力，

让我这个崇尚现代生活的俗
物，竟也为古人而伤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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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是一种文化，这文化

在不断地变迁。比如以前坐火
车条件比现在差多了，但却有
强烈的出门旅行的感觉。站台
上的送别，通过车窗眺望辽阔
的不断展开或者旋转的田野
……现在呢？从南京到北京的
软卧，人们是这样说的：方便

得很，睡一觉就到了。坐了火
车等于没坐，待在车厢里就像
是待在自己家的床上。火车站
的脏、乱、差、破，各色人等、离
情别绪更是文化中的文化。反
正当年我一到火车站，心情就
特别的复杂，既有展翅高飞的

振奋，更有一种莫名的伤感。
火车站是社会的缩影，更是人
世生活的压缩。大家萍水相
逢，皆是过客，为争夺一个放
行李的地方可以大打出手；素
不相识，却能够掏心掏肺。在
行进中的火车上，有攀谈，有

艳遇，周身上下更有一种火车
所特有的难闻的气味。

别说坐火车了，看火车也
是一种文化。远远地看着一列
火车蜿蜒而去，或者夜深人静
的时候传来了远方火车的汽
笛以及铿锵之声。你不免会怀

念远人或者整个空虚的世界。
所谓生活在别处呵。无名的小
站，荒野中的一截铁轨，更是
文学艺术作品的最爱。一个成
天在铁道线上奔跑的人———
比如列车员，和一个没坐过火
车但无限向往火车的少年相

比，同样都是最具诗意的人
物。后者甚至更加令人感动。
少年和火车就像少年和狗一

样，有着某种特殊的亲和关
系。海明威的“尼克的故事”

中，常有火车出没；诗人于小
韦最著名的诗歌也写到了火
车，并只有火车。这首题为
《火车》的诗如下———���

����� / L��� 0 �

 ¡ 0 ¢I���I£

这首纯粹之极的诗也写

于于小韦的少年时代。
每年都有春运高峰，火车

的文化加上过年的文化，不禁
更加的文化了。男女老少，无
论贵贱，只要是身在异乡这时
节都要赶回去过年，大多都要
搭乘火车。因此火车文化这一

阶段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拥
挤，挤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我
就有过好几回，没有达到终点
就中途下车了，不为别的，只为
找一个地方小便。人总不能让
一泡尿给憋死呵。而火车上的
厕所塞满了人。岂止是厕所？行

李架上、座位底下全都是人，当
真是没有立锥之地。于是乎，这
文化就再无诗意可言了。

有一年过年，我千辛万苦
地从西安回到了南京。刚刚放
下行李，西安的朋友就打电话
给我，说是弄到了几件民间工

艺品。也就是泥塑，泥巴捏的
辟邪面具或者生肖百兽之类。
朋友说，给我留了几件，让我
赶紧来取，否则就被别人抢光
了。我连想都没想，马上登上
了发往西安的火车，取到东西
后又连夜挤火车返回南京。过

年坐火车的罪我不免又受了
一茬，但无怨无悔。这也是为
了文化，不是为火车的文化，
而是为民间艺术的文化。

现在想起来，那几件东西
根本算不了什么，既非民间大
师的作品，也不值多少钱。更

可恶的是如此的造型如今满大
街都是。从西安带回来的那个
辟邪面具在我家的墙上挂了二
十多年，最近我搬家也没有把
它取下来带走。因为，即使是文
化也是在不断变迁的，犹如时
尚。它就是一种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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